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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禀天地之纯

精的兰花，风姿素雅，花容端庄，幽香清远，蕴

含高洁、典雅、淡泊、贤德、美好、爱国和坚贞

不渝的精神品质，深受国人之笃爱。

然而，你知否？父爱如兰！

春去夏来花正好，那些珍藏在我心中弥足

珍贵的父亲慈爱故事，此时在兰花芳香中鲜

活，在蜂鸣蝶舞间流淌。

我的父亲是位“面朝黄土背朝天”憨厚老实

的农民。他身材中等、结实，皮肤黝黑，一张久经

风霜的长方脸。“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在

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棵遮风挡雨的挺拔大树。

时光里的他，一向表现为既认真威严，又慈爱温

和，仿佛是兰花绽放的朵朵花姿，有的简约，有

的张扬，悄然灿烂，表达着生命的美丽。

父爱总是和岁月联在一起的。想当年，我

在乡村小学读书，见有的同学悄悄逃学去海滩

玩耍，心里直犯痒痒。这天，我也背着书包不去

学校而是跟着同学去海边捡贝壳，到浅海里

“扑通扑通”地游泳。可不知是谁告的“密”，这

事很快让父亲知道了。当天傍晚父亲叫我过

去，坐在木凳子上的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连

拎带拖，倏地按倒在他的双腿上，顺手拿起一

只鞋就朝我屁股猛揍：“谁叫你逃学！谁叫你逃

学……”边打边吼。我一时动弹不得，顿时痛得

大哭，幸亏被赶来的母亲夺下鞋子，这才罢休。

翌日清晨，我没吃早饭嘟着嘴就去上学

了。中午，同学们都回家去吃中饭了，而我还

独自在教室里饿着肚子赌气。时过不久，没想

到父亲戴着草帽卷着裤腿汗涔涔地奔来了，见

面后他勉强咧嘴苦笑了一下，便伸手塞给我一

副大饼油条，嘶声地说了一句“这是为你好”，

就转身走了。望着他佝偻着背匆匆离去的背

影，我就知道他刚从田头回来还没吃中饭呢。

此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止不住的泪水直往肚

里咽。不过，打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

可他一向做事认真、对子女严厉管教的风格却

一点也没改变。

其实，向来威严的父亲在严肃、认真的外

表里，藏一颗慈善温柔的心。记得我9岁那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患大叶肺炎，高烧烧了

3天3夜。那时候当地乡村没有像样的诊所，得

病了都靠村里的赤脚医生，这次我的烧就是退

不下去。当晚风雨交加，父亲见我神志模糊，

病情加重，再也熬不住了，火急火燎地冒雨跑

到村部打电话，请求县医院来一辆救护车。不

料对方却说，高亭前往南峰有段沿海公路已被

大水冲毁，车来不了。父亲无奈之极，撂下电

话，抬手重重抹了一把泪，背上我直奔4公里

外的县医院。

外面狂风暴雨，道路泥泞。父亲先用旧油

布把我裹好，用绳子一捆，将我背在身上，再

穿上雨衣。妈妈也一起出发，一手用玻璃灯照

路，一手握根棍子防野狗。他们就这样互相照

应着疾步赶路，一路上顶狂风踏水洼，翻山越

岭抄近道，累了放下我转抱在怀中，稍作休息

后继续赶路。我在父亲的背上难受得有气无

力，耳边不时传来父亲“要坚持，别睡着”的提

醒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回想起来，那真是

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赛跑啊！

一小时后，我们到了东海村馒头山下海塘

路段，父亲顿时傻了眼。前方的路已被大水冲

毁，出现约十米的决口，水流湍急。起初，父亲

将我递给母亲，自己奋不顾身淌水试行，但根

本不行。怎么办？焦急之中，浑身湿透的父亲忽

然想到在附近的山腰上驻守着一支部队，每每

夜间，总会有数名解放军战士风雨无阻地在海

岸沿线巡逻。于是父亲和母亲一起声嘶力竭地

呼救。夜寂人静，“救命啊，救命啊”的阵阵叫喊

声穿透了风雨声。不一会儿，3名配枪的战士果

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母亲开心得哭了起来。

了解情况后，三名解放军二话没说帮助我

们。一位高个子战士紧紧抱起我，另两位左右

扶助。他们在及膝深的急流中，站稳一步，前

进一步，慢慢地淌过了决口。随后，一位战士

又涉水返回，帮助我的父母拴好绳子防止摔

倒，手拉着手也淌水过了决口。为了抢时间，

战士们毅然选择了直接翻越山冈的快速行进

路线。一路上，他们轮流抱着我，像接力赛似

的，穿着被海水浸湿了的鞋裤，冒着大雨在高

低不平的山道中气喘吁吁地奔跑，脸和手臂都

被树枝藤蔓划破了许多口子。他们用最快的速

度把我送到了县人民医院，经诊断，当班的周

医生直言不讳地同父亲说：“如再晚来一步，可

能这条命就没了。”

“幽兰出磵谷，感此芳气新。”有人说，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日子久了，

那种味道就代表他”。而今我洞然明白：父爱总

是隐藏在言语、行为上，默默地散发出清而不

浊的缕缕幽香。

他那深沉淳朴的秉性，顶天立地的坚韧，

宽实敞开的胸怀，辛劳微驼的背影，对子女无

私的真挚之情，这就是父爱固有的本质。

我的父母袁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
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美丽的沈家门渔港袁那是一片爱情海
古老的朝朝暮暮袁涟漪了岁月的星星点点
摇摇晃晃袁拜江猪渊海豚冤跃出了海面
吱嘎又吱嘎袁
木橹桨摇啊摇袁摇向对岸的太阳岛鲁家峙
小舢板上袁那个年轻俊俏的姑娘
和海水一起晃着晃着

就跌进了渔家小伙子的眼眸里

从此对岸的太阳岛鲁家峙

又多了一对相亲相爱的年轻男女

又多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

我的父母袁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
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相爱的人儿为爱而创造袁为家而筑巢
日出日落袁风里雨里
父亲总是从渔港出海袁披着一身的蓝天与大海
围网尧流网尧大拖风 .....
海的味道袁 就是父亲的味道
海的声音袁 就是父亲的嗓门
银带袁黄鱼袁乌贼袁马鲛 .....
活蹦乱跳的鱼袁载满了海蓝色幸福的期待
母亲总是在岸边的水产加工厂忙活

凌晨的雪花飘飘袁宰拨皮鱼渊马面鱼冤
六月的日头毒辣辣袁晒乌贼鲞
八月的虾蟹正肥袁拨虾扎蟹
浑身鱼腥味的母亲

勤劳的模样是最好的家教

我的父母袁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
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生儿育女袁辛勤劳作
遵循着祖祖辈辈的脚印袁与渔港不离不弃
小舢板摇啊摇袁
摇着摇着

木制小舢板变成了铁质轮渡船

汽笛声里袁他们依然做着那个祖祖辈辈都做过
的梦

梦见自己在两岸的水上

如武林高手

双脚踩在海水上自由地前行

千年的梦想千年的延续

岁月终于明媚了所有的等待

那一天袁海底隧道通了
人们走过的那条隧道的头顶啊

就是那片渔港的海

我的父母袁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
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千年的渔港见证了

他们日复一日袁年复一年的爱情
白发苍苍的老人见证了

渔港两岸不断变迁的历史

溯光的海边夕阳中

泛着渔港前身前世的幻影

叠着今生今世的日新月异

古稀之年的父母说

但愿能活到一百岁袁一直就这样看着渔港两岸
嗬袁一百年的渔港爱情 袁 一百岁的爱情记录
沈家门渔港袁天荒地老
足够美好

前几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回到老家陪父母

亲聊聊天、说说话，家长里短的，聊着聊着，父

亲忽然对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给你，

想把陪我几十年的老算盘留给你，作个纪

念。”随后，他双手抓住椅子扶手撑起身走向

里屋，把身子靠在书桌上，左手撑在衣柜上，

然后侧身把右手伸向衣柜和靠墙之间的“小

弄堂”里，把挂在衣柜一侧的算盘拿了出来。

这算盘，特别亲切，我不知有多少年没有

看到了，它，一下子又把我拉回到了童年。那

时候常常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左手按着账

簿，右手劈里啪啦打着算盘，十分专注。而现

在，父亲已是耄耋之年，而我也即将退休，真

是时光匆匆，岁月不饶人啊。

当父亲把算盘放到书桌上时，我注意到算

盘上没有什么灰尘，看来父亲常把它拿出来，

擦拭或者偶尔还在使用。这面算盘跟随父亲

70年左右，也如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历经岁

月洗礼、时间打磨后垂垂老矣。框珠的油漆在

旧时光里早已剥落得所剩无几，再加上磨损严

重、包边铁皮生锈，整面算盘暗淡无光，但框

架仍未松动，风骨依然。

我们俩就坐在一起，中间放着算盘，聊起

了他与这面算盘的故事：当时，我们光荣大队

共有7个小队，枇杷岙分为2个小队，为了生产

生活的需要，岙里十几个家长商量决定，请我

何家大舅舅来教打算盘，学费是每人一斗米。

我们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也没有什么文

化，学起来非常困难，学了几天后，只剩下我

一个人。在大舅舅的耐心教导下，我经过早晚

刻苦练习，千遍万遍，由生到熟，由熟到巧，直

至进入佳境，学会了用算盘打加减乘除法，掌

握了一门打算盘技艺。到现在我还记得八归、

九归和大九归的口诀。

我就用这面算盘开始为小队做会计，俗称

“记工分”，每年根据小队粮食收成与每户人

家的工分计算出每户人家一年的分成，如这户

人家人口多，但工分少，就要按人头来计算，

确保分配合情合理。后来，我又做过几年大队

出纳、食堂会计，原大塘地的水稻田和山地分

田到户，都是用这面算盘计算出来的。几年

后，洪家7小队需要记账员，我就像当年何家

大舅舅教我一样去教他，直到他学会为止。有

一次，他算账，账目老对不上，就差几角钱，叫

我去核算，经过几次核对账做平了。至今，我

们师徒二人关系仍然很好，兄弟相称。

当父亲说到曾经当过几年大队长和生产

革命小组组长时，我感觉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这可能是他年轻时

最美好的时光。从我记事起，父亲在村办窑厂

工作，窑厂主要生产瓦片、砖头和地坪砖等，他

一边和大家一起生产做劳力活，一边兼任厂里

的业务员。经常要坐船到高亭、秀山、普陀山等

地去推销产品，很是忙碌。每天天还未亮，我们

兄弟还在睡觉时，父母亲便早早起床烧火做

饭，到田间地头锄草施肥了，还要喂猪、喂鸡鸭

什么的，十分艰辛。记得有一年，我家母猪生了

一窝猪仔，忙忙碌碌几个月后，卖了一个好价

钱，家里人都非常高兴。那年，我脱下军装回到

地方参加工作，因专业不对口，就根据实际情

况，去读夜校学习财务会计专业，一读就是5年

半。学习期间，我子承父业也开始从事财务工

作，那时算盘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已经

用上电子计算器，做账也采用会计应用软件，

自动生成报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当我把那面老算盘整理放正，准备拍一张

照片时，父亲马上用右手在算盘上熟练地拨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说，这样拍起来生动

多了。这算盘，陪同我父亲走过70年左右春夏

秋冬，它身上保留着父亲的指纹、父亲的气息、

家庭的冷暖，记录了他的人生、记录了我家的

苦难与幸福，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遭受了严重

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

为弥补家里粮食不足，父亲就在村后庙山

的半山腰找到了一块比较平坦的，长着茂密蕨

类植物及柴草的山坡地，进行开垦。

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就穿上自编的草

鞋，肩负大锄头出门了，顺着崎岖的山间小道，

踩着露水来到山上劳作，等太阳出来，便急急

忙忙回家吃早饭，然后出工去生产队干活。晚

上休工回家后，又背上大锄头，急匆匆地赶到

山上去。父亲不停地挥动着大锄头，汗水湿透

了他的衣背，天色随着铁锄的起落，渐渐暗下

来，庙山连同父亲的身影也渐渐地被淹没在墨

色的夜幕中。忙完晚餐的母亲，此时便提着一

盏“玻方灯”（用四块玻璃围成四方形的灯框，

中间放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迈着

焦急的脚步，沿着村后的山坡路向着庙山，向

着父亲走去。只要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母亲就

这样持着油灯上山，给父亲照明，小油灯摇曳

着昏黄的光芒，映照着他们的身影。我则站在

村后的小山坡上，望着对面的庙山。

新垦出来的泥土以黄色居多，也有少量是

黑色的，经过父亲半个月的日夜开垦，约有三

分面积的黄色土地，在庙山的半山腰呈现出来

了，远远望去一块长方形的土地在太阳光下闪

现着淡黄色的光亮。

父亲的两手布满了一个个厚茧和一道道伤

痕，用过的大锄头木柄上有着斑斑血迹，春耕到

来，这块新垦的土地，要进行第一次播种。

父亲把我们兄弟俩带到了地头，我们亲眼

看着父亲将一株株番薯苗插入淡黄色的新泥

中。我闻闻这新垦的泥土，散发着清爽的芳

香；摸摸这新垦的泥土，带着微微的温度。当

父亲插完最后一株番薯苗后，他的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镶嵌在他脸上的条条皱纹都舒展

得那样美丽。父亲高兴地用沾满泥巴的双手拉

住我和弟弟的手，高高地举起，亮开嗓门满怀

希望地说：“让我们一家人等待秋天的收获

吧！”此时，他活像个得了冠军的运动员，简直

是在欢呼。

这是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期盼，对土地的热爱。

父亲是千千万万农民中的其中一个，一个

农民把他的命运深深地刻进了这块土地。土

地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土地。土地厚重，农民

质朴。他们面对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

望着他们的日子，守望着他们的土地，垒起一

座精神城堡。

春去秋来，辛勤的耕耘，迎来了收获的喜

悦。父亲在这块土地上连续三年种植了品种为

“红皮黄心”的番薯，连续三年获得了丰收，我

们一家逐渐渡过了粮食困难关。

三年后，政府发出了“封山育林”的号召，

凡在山上新开垦的土地一律都要回归山林。父

亲带领着我们从生产队领取了松树苗和杉树

苗，来到这三分新垦的土地上，认认真真地栽

种着。栽好树苗后，父亲深情地对我们说：“我

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以后我死了，你们就

将我埋葬在这儿。让我天天能守望这块土地，

守望这片山林……”

1968年春天，父亲患了病，是年冬天，父亲

没有留下一句话，悄然离开了人世。我们遵照

父亲生前的遗愿，就把父亲埋葬在庙山这块土

地边。

现在父亲坟墓前，当年栽种的一批松树已

经生长得挺拔苍翠，茂盛的柴草掩没了曾经垦

荒的痕迹。

父爱如兰
阴曹银员

父亲的土地
□安然

父亲的老算盘
□吴桂海

沈家门渔港
的爱情记录
□陈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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